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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sys6241123]摘要：数字乡村的本质是乡村的数字化转型。为推动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朝向纵深发展，解决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系统协调性不足、村民参与热情不足等问题，从数字技术可供性理论、数字化赋能理论、内生式发展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出发，结合数字乡村建设现实案例，依据数字乡村建设要求，搭建包括起点、主体、导向、模式、要素、环境和目标为内容的数字化转型框架，认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制在于通过将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应用场景、发展模式、核心要素、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等加以“串联”，确保建设数字乡村的全过程畅通。在此基础上，从对数字基础设施进行分级分类、全面系统发挥数字化赋能作用、培育乡村自身内在发展模式、处理好数字乡村内部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数字乡村建设展开进一步思考，为促使乡村社会与政府、市场、社会、城市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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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hina’s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insufficient system coordination and insufficient enthusiasm of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gital technology affordability, digital empowerment,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ecosystem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cases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and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builds a comprehensive model including "starting point, subject, orientation, mode, elements, environment and goals", and explain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digital rural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in a graded and classified manner,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effect of empowerment, actively cultivat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dels, and create a good digital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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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数据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成为当前人类社会的核心资源，数字化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最大趋势。以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融合其他生产要素形成数字生产力带动国民经济增长[1]【不要用超链接的形式标示文献序号，直接在引文右上方标引对应的文献序号[1][2][3]……全文一一修改】。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38.6%，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部分[2]，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党和国家敏锐地捕捉到数字时代来临的征兆，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推动乡村社会发展。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数字乡村战略[3]，随后《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政策文件对数字乡村作出具体部署，将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推向新高度。目前我国数智乡村指数已经从2016年的4.81提升到2020年的23.92，数字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数智化生产与服务加快转型，数智乡村治理与环境发展水平以及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4]。但总的来看，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诸多瓶颈制约[5]，这与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不相匹配。在政策制定与执行方面，存在统筹规划设计不足，将数字乡村建设作为行政任务下压式分派基层机械执行、作为基层干部自身“政治晋升锦标赛”的资本以及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6]。在技术使用中，可能存在前期对村民需求调研不够，而使相关数字平台在后期未发挥真正效用，形成仅搭建一个平台框架的现象[7]；此外，有研究如吴天龙等[8]、沈费伟等[9]、赵成伟等[10]的研究表明，目前相关数字平台建设忽视数字乡村不同应用场景的差异性以及不同数字技术自身的特点，存在形式扩散甚至“水土不服”等情况。在社会参与方面，赵成伟等[10]、刘少杰等[11] 、郭红东[12]的研究指出，数字乡村多是政府层面的推动，而市场、社会以及村民力量尚未有效整合，公众存在心理上参与积极性不高、热情不足以及动力不够等问题。在协同联动方面，存在数字乡村与智慧城市建设协同性不足，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不同乡村之间数字乡村发展不均衡[13]；数据统筹利用不足，“数据孤岛”现象依旧存在[14]；王雯[15]、苏岚岚等[16]的研究指出数据要素有待进一步融合其他生产要素，数字基础设施参与实践远大于数字经济、数字生活和数字治理参与实践；此外，付翠莲等[17]、王雪珍[18]、韩瑞波[19]、袁宇阳等[20]、陈桂生等[21]的研究分别指出，还存在过度关注数字技术的优势、相对忽视数字技术的外部性，乡村社会传统的治理规则与智慧乡村治理规则不适应，以及考核评估机制尚未健全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对数字乡村的本质认识不清，对乡村社会实现什么样的数字化转型目标和怎么样实现数字转型把握不准。基于此，本研究将从数字化转型视角探讨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制。
2  文献回顾
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重要抓手，对于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促进城乡融合、推进乡村振兴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22]。目前学界关于数字乡村的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侧重点，一方面更为关注实践，另一方面更注重拓展理论。
现有研究已经明确数字乡村并不仅是数字中国和乡村振兴的机械结合，而是在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数字技术及其衍生产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和重点任务中的全面嵌入、融合和赋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综合运用、不断提高农民信息素养技能、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过程[23]。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保障数字乡村建设，亦是数字乡村研究的主要内容。乡村治理数字化主要表现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3个领域[24]。在公共管理方面，何阳等[25]、邓崧等[26]指出，数字技术的运用推动了村民自治迈向技术型自治，同时合理利用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来驱动管理体制改革也是边疆地区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在公共服务治理中，农村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需要适应数字时代的服务创新策略和组织变革策略[27]；需要树立服务理念，夯实数字服务基础设施，构建多元参与的数字服务网络，提升乡镇政务服务主客体的数字技能，警惕数字技术带来的威胁，从而实现乡镇政务服务的数字化转型[28]。在公共安全治理中，基层智慧警务建设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建设乡村公共安全时控网，以实战为导向建设数据型警务网格，以联动集成高效为导向建设数据惠民服务体系[29]。由于经济、技术等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等制约，各地数字乡村建设就绪度存在差异，我国各省份在数字乡村宏观环境、数字乡村基础设施支持、数字乡村信息、政务和应用环境方面的就绪度不尽相同，总的来看，东部地区乡村相较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具有更好的就绪度[30]，因而各省份需要根据自身具体实际制定相应政策，同时中央可以统筹具有先发优势的省级行政区开展交流、合作和帮扶。
在理论拓展方面，目前关于数字乡村研究多依托协同理论、信息可视化理论、内生式发展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化赋能理论等，如曾亿武等[23]、李依浓等[31]、黄博[32]的研究。协同理论是支撑数字乡村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数字乡村需要统筹农业农村信息化，统筹主体协同、内容协同、要素协同和空间协同[23]；同时，由于乡村数字治理存在能力不足、成本过高、民众参与化程度不高、缺乏相关制度保障等问题，应该以多元协同治理模式加以破解[33]。信息可视化理论的一个核心要点是信息可视化经历了数据可视化、信息可视化和知识可视化理论，这对指导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特别要重视包括相关硬件设施建设、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融合、数据传输、数据呈现等方面，以高质量完成数据可视化建设，随后步入以促进信息可视化和知识可视化为主的建设阶段[23]。内生式发展理论是数字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又一重要理论，数字乡村内生发展模式主要包括作为基础的数字产业模式、作为保障的数字治理模式和作为目标的数字服务模式，在实践层面表现为探索数据赋能驱动、推动技术创新应用和依靠平台整合发展[34]。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是整合、协调和信任，在数字乡村建设中需要构建跨地域、跨部门和跨功能的数字乡村公共服务整合机制[35]。数字赋能理论也是常见的数字乡村研究理论，多强调基础设施、知识和信息、平台、技术创新为逻辑起点，进而具体赋能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具体领域[36]。
综观已有相关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是尚未搭建适合解释数字乡村的数字化框架进而探讨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制；二是针对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往往只依据某个具体理论加以指导分析，但是数字乡村实践中的问题往往相互关联，例如联动难落实与“内卷化”等问题易导致数字乡村的形式化，也易导致创新太浮躁、形成表面创新，所以可能需要整合多个理论以便更好解决现实问题。为此，本研究将借鉴Yoo等[37]、池毛毛等[38]的研究，采用数字技术可供性理论考虑数字技术的特点和具体应用场景之间的关系，并采用数字化赋能理论考虑数字技术如何赋能以确保主体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热情，同时，依据内生发展式理论考虑培育数字乡村内生发展模式、解决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此外，借鉴朱秀梅等[39]、郑磊[40]的研究，在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将数字乡村置于由技术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资源环境等构成的外部环境，分析其与城市、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确保乡村与其他各类主体之间能够有效价值创造，形成生态效应。 
3  数字化转型内涵
“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概念来源于商业领域，是开发数字化技术及支持能力以新建一个富有活力的数字化商业模式[41]。数字化转型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42]。数字化转型的典型定义见表1，作为认识数字化转型概念的维度，数字技术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而数字化转型必然能实现结果的改变，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虽多为企业领域定义，但亦有面向公共管理等领域的定义，因此将数字化转型概念移植到乡村社会领域具有可行性，但需要综合考量数字化转型和乡村振兴特点。
	表1  数字化转型内涵的主要观点

	定义
	维度
	来源

	数字化转型旨在通过信息、计算、通信和链接技术的组合触发实体属性的重大变化来改进实体的过程
	“技术+结果”
	Vial[43]

	企业数字化转型本质上是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体现
	“技术+领域”
	肖静华[44]

	数字化转型描述了由数字技术的出现所导致的在组织活动、过程和能力方面的深层变化
	“技术+领域”
	Magistretti等[45]

	数字化转型是利用数字化技术（社交媒体、移动、分析或嵌入式设备）以实现重大业务改进，例如增强客户体验、简化运营或创建新的业务模式
	“技术+结果”
	Fitzgerald等[46]

	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由信息技术引起的系统性变革，根本任务是价值体系的重构，核心路径是新型能力建设，关键驱动要素是数据
	“技术+领域”
	《数字化转型工作手册》[47]

	数字化转型是为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业务改进，解决复杂、不确定性问题，从而提升创新能力及运营效率的战略变革
	“技术+领域+结果”
	张振刚等[48]

	数字化转型是以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平台的基础设施为支撑起点，进而引发的个人、组织、产业等多个层面的变革，这一过程对组织有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技术+领域+结果”
	曾德麟等[49]

	图书馆数字化转型是利用新一代技术推动图书馆在数据资源建设、管理与服务信息化、创新全素养等业务实现转型，并对图书馆的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进行重组，建立相应的人员团队和组织文化
	“技术+领域+结果”
	何秀全等[50]

	公共管理数字化转型乃是对数据和数字技术驱动的政府治理结构、功能、流程、制度、政策、模式、工具以及方式方法等层面的改革创新的总体概括
	“技术+领域”
	孙志建[51]

	政府数字化转型以获取、共享和分析数据为基础，以面向、基于和经由数据的治理为机制，重构着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
	“技术+领域+结果”
	孟天广[52]

	数字化转型就是在信息技术应用不断创新和数据资源持续增长的双重叠加作用下，经济、社会和政府的变革和重塑过程
	“技术+领域”
	翟云等[5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及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等要求；同时，数字基础设施、智慧农业、乡村经济新业态、乡村数字治理、绿色智慧乡村、乡村公共服务、网络帮扶、内生动力、统筹协调城乡融合以及统筹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在多个中央文件共同出现。由此，笔者将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理界定为：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下，通过数字技术、产品以及平台在乡村产业、生态、治理、文化、公共服务等具体领域的嵌入与赋能，夯实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激活乡村经济、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改善数字乡村发展的技术环境、制度环境、文化环境、资源环境，加快城乡间、区域间、部门间的资源要素流动，重构乡村与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从而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全面数字化转型。由此，从数字化转型角度探讨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制，如图1所示。




















【图内：1.注意调整字的排布，如“数字公共服务”等地方避免单字自成行；“转型”等地方文字方向统一。2.图内文字和字符的字级最大不超过宋体六号且不加粗。用附件单独提供清晰度足的图片，请注意每一个图文件的命名应为图号和图题，且要与正文中的图号和图题一致】

图1  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内在机制

4  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制【机理重点在“理”上，表示原理、道理、理论等;而机制重点在“制”上，表示相互关系、条件、约束等】
[bookmark: _Hlk112221804]从上述分析可知，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机制是通过将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应用场景、发展模式、核心要素、生态环境、建设目标等加以“串联”，从而确保建设数字乡村的全过程畅通。
4.1  以数字基础设施为起点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技术和由数字技术所延伸的数字化产品以及数字平台的总称，是数字乡村发展的基础。数字技术的一个普遍定义是：将数字能力整合到以前具有纯粹物理物质性的物体中[37]。截至2020年，我国行政村、贫困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均超过98%[54]，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打通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后一公里”。工信部发布的《2020年通信业统计信息公报》显示，我国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在2020年达到14 190万户，宽带接入占比达到29.3%，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地区平均下载速率超过70 M【补标引著录有关报告】，农村和城市实现“同网同速”。乡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完善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数字产品是指信息内容基于数字格式，能通过电子方式运送的产品[55]。数字产品是可以数字化（转换为二进制格式）的任何商品和服务，包括工具和实用程序、基于内容的数字产品和在线服务[56]。2021年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通报表扬了205个农业农村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优秀案例，包括“农核”系列农业专用芯片、农业农村部牲畜耳标管理软件等，这些数字产品的落地将极大促进乡村产业、治理的发展，提升农业生产的智慧化和科学化水准[57]。Gawer[58]、梅景瑶等[59]指出，数字平台是一个构件，是以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为建构核心，它为一个技术系统提供基本功能，即作为一个基础，其他相关企业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松散地组织起来，可以开发补充性产品、技术与服务。因此，布局有关乡村数字平台是数字技术进一步嵌入乡村社会的表现，对拓宽数字技术应用场域、极大便利使用者以及推动乡村社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作用。科技部布局有关数字乡村的重点研发计划，农业农村部实施学科群重点实验室、国家数字农业创新中心项目并出台数字乡村相关标准[60]，这一系列举措为农业农村科技创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乡村数字化转型进行了充足准备。
由于城乡之间存在“数字鸿沟”，这一方面要求不断夯实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也要求数字乡村和智慧城市实现基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互联互通。数字技术可供性理论和数字化赋能理论为解决技术平台形式化、悬浮化、重复建设，以及城乡之间技术、平台的不衔接、不兼容等问题提供了思路。在数字技术可供性理论和数字化赋能理论中，数字基础设施是重要前提，数字技术可供性理论强调人机交互识别机会与威胁，这对主体和技术、平台均提出了要求，即人需要具备一定数字素养，需要技术、平台具备特定用途及具体应用场景。数字化赋能理论提出的结构性、心理性和资源性赋能亦是在数字技术与平台基础上进行的赋能，同时也明确了具体运用维度。
4.2  注重主体赋能
乡村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目前中央和地方均强调人才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培养人才是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而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是乡村得以永续发展的根本。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关键在于利用数字技术与平台培养擅长数字技术的人才【表意欠通达】。数字技术凭借其融合性，在“造血”机制培育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更能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为乡村培养人才。例如，清华大学在南涧县凭借现代信息技术大规模输出教育资源培养师生【？】，同时采用“送上门”等举措帮助提升当地领导干部素质，很好地激发了当地数字发展的内生动力，为当地发展提供保障[61]。2017年《商务部农业部关于深化农商协作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的通知》明确提出，包括实施“农村电商百万人带头计划”的十大重点任务，以此推动农村电子商务人才的培养。农村电子商务规模持续增长加速赋能农业产业化和数字化发展，2020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79万亿元，较2014年的0.18万亿元增长了894.44%[62]。
党和国家注重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包括数字素养在内的综合素养，但一方面由于农村“空心化”严重，青壮劳力大部分外出打工，基层治理人员相对缺少年轻、知识相对丰富的人，而留守老人接收新知识能力相对较弱，人力资本不足；另一方面，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时未真正以人为本和以具体应用场景为导向，导致行为和目标出现偏差，村民未真正享受数字乡村红利，所以缺乏热情。上述问题的解决重点需要从数字化赋能理论、内生式发展理论出发，保证基层党员干部和村民有能力运用数字技术、享受数字红利。
4.3  以应用场景为导向
数字乡村包括各式各样的建设内容，即不同应用场景，如数字产业需要用到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34]，乡村数字治理可能用到地理信息、遥感测绘、人工智能等技术[63]，在绿色生态中可能需要用到遥感等技术，不同的应用场景对数字技术、产品和平台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以及需要实现的最终目的有效采用数字技术、使用数字产品和平台。当然不同应用场景中可能需要用到相同的数字技术、平台，所以也需要考虑不同应用场景之间的相同技术、平台的互联互通，防止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以及造成“数据鸿沟”。例如，浙江省德清县打造全域治理数字化转型模式【？】，所实施的“数字乡村一张图”利用了地理信息、遥感测绘、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涵盖乡村规划、乡村经营、乡村环境、乡村服务和乡村治理5个领域，通过接入德清城市大脑数据作为平台基础层【表意欠通达】，借助数据开发管理构建服务支撑层，最后达到应用扩展平台为村民提供满意服务，实现乡村智慧治理和有效治理，推动乡村治理流程再造[64]。
4.4  注重数字乡村内生发展模式培育
内生发展模式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是指以区域内的资源、技术、产业和文化为基础，以区域内企业创新为动力，以提高本地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最大化区域的经济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65]。数字产业是乡村数字化转型的内容之一，数字技术快速融合其他生产要素，以“数字+”的形式融合各产业、促进产业升级，更好促进产业数字化，同时数字技术以一系列软件和硬件形式直接应用于国民经济活动，带来数字产业的兴起，形成数字产业化。数字生产力的产业应用实际就是数字技术赋能产业[1]。发展数字产业，一方面为乡村发展吸纳资金，同时也在为乡村发展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在夯实数字基础设施的同时，也为使用数字基础设施打下基础。数字治理要求做到善用数字技术进行治理，这必然要求基层党员干部以及村民提升自身素养，同时也要求对数字技术可能产生的威胁加以预防，客观上要求党员干部和群众对数字技术和平台进行全面了解，为数字技术在产业和服务领域的运用提供保障，同时善治亦能更好推动乡村的发展。运用数字技术的目的就是提供服务，而数字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服务，因此数字技术的运用是改善乡村公共服务供给。
[bookmark: sys92091][bookmark: sys9217448]数字产业模式、数字治理模式和数字服务模式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但是笔者认为，数字乡村内生发展模式不仅仅表现为数字产业、数字治理和数字服务，同时还体现在智慧绿色生态和网络扶贫。这是由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的生态乡村得以永续发展的坚强保证【？】；在扶贫方面，党和国家一直注重“造血式”“内生式”帮扶，因此其也是构成乡村内生发展的动力之一。数字产业、数字治理、数字服务、智慧绿色生态、网络扶贫等共同构成了数字乡村内生发展模式的生态系统。【赘述】推动数字乡村内生发展模式需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推进、因地制宜和人才培养，以及重视几种内生发展模式的相互协调。目前，一些地方数字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主要是因为尚未真正形成数字产业等内生发展模式，以及忽视各种内生模式相互之间的关系。此外，也需要重视数据在数字乡村内生发展模式中的作用[34]。
4.5  以数据等要素重塑乡村与城市、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
数据作为当前社会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将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巨大作用。我国乡村发展受限的原因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在乡村缺乏或者活力不足。数字乡村带来了海量的数据，提升了乡村数据要素的集聚程度，伴随着数据的产生、流动，数据的价值也随即体现。一方面，数据的合理利用能够促进管理绩效提升，贯通生产消费渠道；另一方面，数据要素和其他要素的融合所带来的乘数效应和增值效应将超出单一要素效应。数据要素对生产的投入具有协同性，要求数据必须和其他生产要素协同、共同完成生产任务，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数据要素还具有蕴藏着其他生产要素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生产要素投入的总成本[66]，因此数据要素为乡村发展带来巨大效益成为可能，而且随着数据的产生、流动、管理，也将重塑有关主体之间的关系。数据融合农村劳动、土地等要素，发展乡村产业新模式、新业态，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夯实，乡村主体的数字素养不断提升，数据采集、分析、运用能力不断提升，乡村与城市间沟通联系渠道不断完善，数据得以在城乡间自由流动，进一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重塑城乡关系。乡村和政府之间通过数据双向流动、管理，政府一方面直接通过数据把准乡村发展脉络、村民个性需求，出台有效政策，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对数据的及时有效处理能够激发多主体参与可能性、民众参与治理积极性[67]，从而推动乡村发展增加内生动力，亦形成乡村数字治理的简约治理[68]。乡村与市场的关系可以视为乡村与企业的关系，数据一方面可以帮助乡村及时准确了解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企业动态了解农产品品质、产量信息提供前提，极大促进了生产侧与市场侧的联系。乡村和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乡村和高校、科研院所等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的关系，数据能够及时沟通衔接乡村与其他社会主体，高校、科研院所以及社会公众等可以实时了解乡村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特别是在党和国家极力推进全社会助力乡村振兴背景下，即时的数据能够使社会主体把准问题。当然，数据能够重塑乡村与城市、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前提在于平台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共用，这与当前仍然存在城乡间、区域间、层级间等“数字鸿沟”产生矛盾。
4.6  改善数字乡村发展的生态环境
数字乡村涉及包括村民、基层党员干部、基层组织、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类别属性交叠】社会主体，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平台和应用等数字载体亦涉及产业、生态、文化、治理等众多建设领域和内容，这些方面及其相互交互构成了数字乡村的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环境是影响主体间交流合作的重要因素。简单来看，数字乡村生态系统涉及技术、制度、文化、资源等环境。其中，技术环境主要指基础设施的覆盖率、完善率，平台产品的互联互通程度，技术、平台使用标准、规范等；制度环境主要指当前背景下有助于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不利于数字乡村发展的制度，例如，某些农村地区尚未形成完整的生态保护制度以及配套污染处置设施，反而承接污染企业和夕阳企业，虽在短期内提高了经济指标，但却牺牲了生态环境；同时这些产业对乡村振兴的推动力弱，投入产出比例不划算，不足以支撑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再者，尽管国家层面已经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等多项法规，但是数字乡村政策体系中依旧存在缺乏细致、可操作性具体指南；同时数字乡村建设需要技术基础，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如何同信息技术主管部门协同亦存在问题，包括乡村数据如何开放共享、数据主体权责认定等方面问题依旧突出[69]。还有在“条块”体制下，天然会出现信息分割，碎片化的信息不仅会造成行动主体间缺乏有效沟通与敏捷协同，还会导致资源错配、执行偏差等问题，不利于数字乡村振兴的行动实践与目标实现。文化环境是指乡村居民数字教育相对缺乏、数字素养相对较低【？！】，充分发挥数字红利需要做到人机交互，否则难以充分享受数字红利，甚至成为数字“难民”。此外，文化环境还指一些传统思维【？！】，例如数据意识淡薄、数字思维缺乏，导致乡村整体的信息平台建设滞后且利用率不高[33]。资源环境则是指乡村社会所拥有的资金、人力资本、土地等各式各样的资源，虽然目前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各类资源向乡村集聚，但是数字乡村建设资金投入仍以政府为主，尚未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乡村“空心化”、老龄化导致乡村人力资本缺乏，同时城市凭借其经济等优势对乡村出现虹吸效应，进一步导致乡村资源匮乏。因此，要进一步推动数字乡村向纵深发展，就必须运用生态系统理论，通盘考虑主体、技术、内容、环境及其互动，才能真正创造价值共创。
4.7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推动乡村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乡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可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1）建设内容方面，打造乡村数字经济，促成敏捷化、智能化乡村数字治理，优质化、高效化数字服务，全景化、可视化绿色生态。（2）建设主体方面，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提升政府基层治理能力、改善基层治理体系，打造农民数字思维、提高农民数字素养，增强农民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3）外在环境方面，促成推进乡村数字化发展的技术环境、形成有助于乡村数字化发展的制度环境、革新乡村数字化文化环境、改善乡村数字化发展的资源环境。通过上述举措，将乡村社会完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大环境之中，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并与政府、市场、社会、城市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5  进一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思考
（1）分级分类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依据数字技术自身的性质、应用场景的差异以及村民对其需求程度，可以划分不同级别和类别的数字基础设施。在数字乡村建设中，只有充分考虑数字技术性质、应用场景以及村民需求迫切程度，才能真正确保数字化赋能和村民享受数字红利，激发村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热情。可以根据数字技术对村民生活作用，将数字基础设施划分为基本型数字技术、发展型数字技术。基本型数字技术指与村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数字技术，例如互联网技术、5G技术等，确保村民首先能够享受到上网、通信的基本福利；发展型数字技术，例如物联网、人工智能、遥感技术等，可以用于农业、治理、生态领域，推动村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此外，根据应用场景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数字技术分为产业型数字技术、治理型数字技术、生态型数字技术、混合型数字技术等类别。当然，由于乡村建设的复杂性，推进某一领域时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技术，将数字技术组合运用，不能局限于只选择某一类技术应用于该场景。由于同一数字技术、产品和应用往往用于不同场景，所以也衍生出平台的多用途问题，即不能重复建设某一平台，否则导致资源浪费，甚至需要在系统规划乡村数字化转型时便考虑到可能的应用场景以及可能使用的技术，找到数字平台和应用场景的“最大公约数”，保证一个平台尽可能用于多个场景，从而节约建设资源、减少维护资源，并降低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的使用难度。
（2）系统全面推进赋能效果。对于基层党员干部与群众来说，数字化赋能具备结构、心理和资源赋能三重维度。结构赋能旨在消除不利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获取资源、信息的结构性因素，心理赋能旨在提升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资源赋能则是提高他们控制资源、运用资源的能力[38]，最终都指向人们的心理，即充分肯定认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好处。数字乡村建设存在乡村“不动”问题往往与未真正实现数字化赋能效果有关。激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热情，既可以通过宣传教育让他们认识到数字乡村建设与他们相关，还可以通过让他们享受数字化带来的红利提升其参与度，以此真正激发他们参与数字乡村的热情。例如目前大力推进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党建”，从有效性层面看，有利于改善乡村治理专业化水平成效[70]；进一步设想，如果完全实现了提升基层党员干部的治理效果、降低治理难度、有效解决治理问题的数字化建设初衷，那么基层党员干部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参与、推动乡村数字化转型。例如电子科技大学在岑巩推行的“智慧养猪”项目，从自动监测到精准管理，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只需要6个人就可以管理一个年出栏生猪10 000头的养殖场，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同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目前该地养猪产业已经规模化、品牌化[71]。
（3）注重数字乡村内生模式的培育。数字乡村的“数字”具有两重意涵：第一重意涵，数字属于工具，是国家用以发展乡村的工具；第二重是目标、状态，是限定词，即建成数字的乡村或者数字化的乡村，所以数字乡村本身就体现了内生式发展的要求。根据潘梦琳[72]的研究，内生式发展需要满足的原则有：地域开发既是政府和企业的工作，也是以技术、产业、文化为基础，以地域内的市场为对象，有区域内居民进行学习、规划、经营的工作【？】，以创建宜居环境为核心目的，确立以当地居民人权为优先【？！】的综合目标；产业开发应努力使各阶段的附加值回归本地及关联企业，建设居民参与制度。在此原则下，发展数字产业需要尽力挖掘本地特色产业，尽力缩短生产销售链条、减少中间成本，警惕在资金、技术上占据优势的主体成为唯一受益者；推进数字治理时需要充分发挥村民的参与积极性、尊重村民的需求和隐私，不能用数字技术侵犯村民个人隐私；提供数字公共服务需要尽可能保证个性化、优质化和高效化，保证村民能够享受教育、医疗等优质服务，以此激发村民参与热情；切实发挥技术的作用保护生态环境，从而确保乡村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底子；推行网络扶贫，在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提高乡村人力资本水平。
（4）关注数字乡村发展的大生态。数字乡村建设涉及主体、内容、技术等各领域，这些共同构成了数字乡村发展的大生态。在数字乡村建设中，需要处理好乡村和城市的关系、乡村和政府的关系、乡村和市场的关系、乡村和社会的关系、人机关系、技术与技术的关系以及乡村和外在环境的关系等。城乡关系方面，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时秉承“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指导方针，利用城市的技术、平台、标准与规范，打通城乡间的“数据鸿沟”，但要确保乡村性和相对独立性【表意不明】。乡村和政府关系方面，乡村的发展需要政府政策、资金的支持，但是乡村不能只“等靠要”，需要发掘多种资源筹措途径。乡村运用数字技术和平台极大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保证乡村自治效能，但是依旧需要保证与政府信息的互联互通，接受政府的领导。乡村和市场关系方面，数字乡村建设需要充分运用市场的资金、技术等资源，但是要警惕完全依靠市场和企业。乡村和社会关系方面，乡村要充分运用各类资源，吸引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数字乡村建设，进而从社会组织中得到技术、人才、资金等资源，同时在此过程中培育乡村内部的人才，或者通过相关举措吸纳有关人才。人机关系方面，要善用数字技术和平台为民造福，尽量避免产生技术外部性效应。技术与技术关系方面，合理运用各种技术，确保产生“1+1>2”效应。当然，在分析这些关系时需要考虑数字乡村大生态的环境影响。
6  结论与讨论
[bookmark: sys10520783]党的二十大对数字中国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作了再部署、再动员，数字乡村作为二者的有效衔接点，必然在新征程上大有可为。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推进过程之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必须认识到数字乡村的本质是乡村的数字化转型，因此本研究从这一点入手，借助数字技术可供性理论、数字化赋能理论、内生式发展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结合数字乡村建设的特殊性，搭建了解释数字乡村建设的数字化转型框架，把握其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从对数字基础设施进行分级分类，全面系统发挥数字化赋能作用，培育乡村自身内在发展模式，处理好数字乡村内部及其与外部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数字乡村建设展开了进一步思考。
本研究偏重从宏观层面探讨数字乡村建设内在机制，在对一些微观、具体问题阐述上不能详尽，比如数字技术和应用场景的匹配程度探索，哪种数字化赋能更能激发村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热情，主体、技术、内容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状态到达某种程度才合适等，这些问题也有待在未来进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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